
青年演员王菁华

“来了两个多月，酸
甜苦辣咸。有大家的支
持 ，我 一 定 能 坚 持 下
去 。”这 是 2014~2015 年
绿 色 中 国 年 度 人 物 、北
京环友科学技术研究中
心主任李力日前在朋友
圈坦诚的“年薪 1 元受聘
染料企业”后的心迹。

不 久 前 ，李 力 做 出
一个让企业圈和环保圈
都 惊 讶 的 决 定 ，她 与 湖
北楚源某科技公司签订
了 一 份 聘 用 协 议 ，担 任
其“副总经理”一职，全
权 负 责 公 司 清 洁 生 产 、
绿 色 发 展 工 作 ，推 动 公
司 环 境 合 规 深 度 整 改 ，
聘 期 3 年 ，年 薪 酬 仅 为
1元。

李 力 的 这 一 行 为 ，
标 志 着 环 保 NGO 已 经
从向企业喊话式的宣教
和 监 督 走 向 深 度 参 与 、
陪伴渐绿、共生演化。

这家公司位于湖北
省 石 首 市 ，创 建 于 1982
年 ，产 品 涵 盖 生 产 染 料
80%的中间体，是全球染
料中间体品类最齐备的
公司。

与其骄人的业绩相
比 ，楚 源 集 团 长 期 以 来
存 在 着 各 种 污 染 问 题 。

虽 然 每 年 投 入 巨 资 治
理 ，仍 未 能 摘 掉 污 染 企
业的“帽子”。2016 年 3
月，楚 源 集 团 因 其 下 属
子 公 司 被 查 出 一 系 列
问 题 ，遭 全 面 停 产 整
顿 。 为 走 出 困 境 ，公 司
创始人杨志成向全国多
个 环 保 组 织 发 出 邀 请 ，
希望能参与到对企业解
决 环 保 问 题 的 监 督
当中。

自 2016 年 7 月 起 ，
李力与 2007 年绿色中国
年度人物、“淮河卫士”
霍 岱 珊 ，武 陵 山 生 态 保
护联合会创始人杨建初
等人，先后 3 次来到湖北
石首对楚源集团的环保
问题进行深度调查。他
们 深 入 街 头 巷 尾 ，与 石
首市民，张城垸、孙家拐
社区居民和企业员工广

泛 交 流 座 谈 ，掌 握 了 翔
实 的 第 一 手 资 料 ；他 们
还 走 访 了 市 政 府 、市 环
保局，对 石 首 的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环 保 现 状 和 举
措 ，企 业 存 在 的 环 保 症
结 等 问 题 进 行 了 全 面
了 解 。 在 多 次 与 企 业
管 理 层 深 度 交 流后，李
力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
定 —— 到 楚 源 集 团 挂
职 。 这 个 想 法 一 经 提
出 ，立 刻 得 到 企 业 热 烈
响应。

至于为什么年薪只
有 1 元钱？李力表示，走
进 企 业 ，督 促 其 深 度 整
改 是 她 一 直 想 做 的 事
情 。 她 也 想 过 高 薪 ，为
环 保 NGO 挣 活 动 经
费 。 但 是 一 旦 高 薪 ，她
的 权 利 就 得 削 弱 ，整 改
方案落实就有难度。

“如果 1 元钱能解决
问 题 ，它 和 高 薪 在 价 值
体现就是相等的。”未来
3 年内，李力将对楚源集
团环境治理以及相关信
息公开进行监督、指导、
检 查 、审 核 ，为 企 业 编
订、审核环保工作规划，
并以规划为目标制定实
施 细 则 ，监 督 环 保 规 划
的执行和落实。

她是《书剑恩仇录》中聪颖过人的
霍青桐，她是《倚天屠龙记》中性情刚
硬的灭绝师太，她是《上错花轿嫁对
郎》里泼辣豪爽的舒秀云，她是《守望》
中坚强独立的刘思琪……她是演员王
菁华，一位关心环保公益事业，践行素
食主义、拒绝皮草的公众人物。她并
不高调，但却以独特的气质，温暖和影
响着周围的人。

食不求精，衣不求华，
践行低碳生活理念

与王菁华初次接触，记者就感受
到了她爽朗直率的性格。采访当天，
正好是她的生日。上午她刚刚结束了
一部电视剧的拍摄，还没来得及好好
休息就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还没说几句话，王菁华就用微信
发来了一个二维码。这是她使用并且
代言的一种竹制抽纸。

“我用过了，质量很好，而且这种
抽纸是用竹子做的，不是木头，可以保
护森林。你用一盒这种抽纸，就可能
救了几棵树。”王菁华快人快语，讲起
各种低碳环保的生活细节，很快就拉
近了彼此的距离。

其实厂商并没有花钱请她代言，
而是她主动要求的。“地球资源有限，
我们生活在地球上，有责任保护环境，
尤 其 是 从 生 活 的 细 节 做 起 。”王 菁
华说。

她穿着的棉服上有一块漂亮的花
样，在素色的衣料上显得非常别致。
听 到 记 者 的 夸 奖 ，王 菁 华 笑 着 说 ：

“这是戏里穿的一件衣服，不小心被
火 烧 了 一 个 小 洞 。 我 不舍得丢掉，
就找师傅把那个洞补上了。是不是很
漂亮？很个性？”王菁华露出了调皮的
笑容。

作为一名演员，王菁华有机会穿
着各种时尚服装出席活动，但她并没
有选择那种所谓“时尚”的生活方式。
她会像普通人那样，把不穿的衣服、鞋
子捐献出去或者送人，出门坐地铁和
公交。她还经常购买衣料，自己动手
做衣服。在她看来，“食不求精，果腹
即可；衣不求华，蔽体即可”，“要给子
孙后代留有余地”。

多年来，王菁华还潜心礼佛，坚持
素食，养成了一种平等对待自然、博爱
生命的处事态度。

“当看到动物为了满足人类的口
腹之欲献出生命，屠宰的场面极其残
忍，就下定了吃素的决心。”王菁华说。

坚持公益，温暖他人，
愿为环保做义工

王菁华一直热心参加社会公益事
业，积极出席各种慈善活动，以实际行
动帮助脑瘫儿童、资助贫困学生。她
还积极利用自己所长，参与环保题材
电视剧，“我愿意为环保影视剧做义
工。”

2010 年，王菁华参与演出的以人
与自然、人与生态、人与土地为主题的
电视剧《永远的田野》在央视播出。全
剧以向海自然保护区为实景拍摄基
地，通过剧中望海村村民对自然掠夺
性的开发所造成的恶果，体现了人与
自然相互依存的关系。虽然在感情上
不如情感大剧线索丰富，也不像悬疑
剧环环相扣，更没有武侠大戏的精彩
动作，但发人深省，让人们思考如何认
识保护与发展的关系，认识人与自然
的关系。

拍完这部戏后，王菁华对环保有
了更深层的体会。她说，环保是一个
没有硝烟的战场，我们不能停止探索
和保护，不能等到一切都失去了再怀
念，到那时，悔之晚矣。

就像她的名字一样，王菁华静静
地盛开在一片姹紫嫣红的花园里，散
发 着 自 己 独 特 的 光 华 ，影 响 着 周 围
的人。

十几个闹铃

2：17，3：17，4：17……程念亮一口
气在手机上连续设置了十几个闹铃。
在本该酣睡的夜晚，这些闹铃每隔一
个小时就会叫醒他一次，提醒他逐时
整点关注当前气团流动变化对空气质
量的影响，及时更新公众关注的微博
信息。

在北京市 2016 年年底的红色预
警期间，程念亮所在科室的每个人都
是这样，包括领导。因为每个人都清
楚，所下的每一个决定都直接影响着
北京 2800 万老百姓的生产生活，这不
仅 仅 是 一 份 工 作 ，更 意 味 着 责 任 和
压力。

“风来了，风来了！”

2016 年 12 月 21 日 24 时，北京即
将解除第一个红色预警。预先的判断
能否符合现实发展？预警的解除是否
契合空气质量的好转？很多人在静静
地等待着。

凌晨三点，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
中心的“空气质量预报群”被一条消息

“炸”开了。“风终于来了，已经到延庆
了。”尽管已是深夜，但很多人迅速对
这条信息做出了反应，不断有人发出

鼓掌或欢呼的表情。很快，又有人发
来了昌平区的 PM2.5实时浓度，海淀的
……数字已经降下来了。按照这个速
度，不用等到天亮，北京城区的空气状
况就会改善。很多人悬了好几天的
心，终于落下了。第二天，冬日里的蓝
天如期而至，工厂复工，学生复课，很
多北京市民迎着阳光，走出了家门。

“工作变容易了，也变难了”

邱启鸿从事空气质量预报工作已
经超过 10 年了。1997 年夏天，他从北
京大学气象学专业毕业后，就在北京
市环境监测站从事空气质量月报和周
报工作。两年以后，随着北京市空气
污染治理工作的需要，开始从事空气
质量预报预警的业务和研究。

“工作比以前容易了，但也变难
了。”邱启鸿说。2006~2008 年，他使
用的预报预警体系是多模式集成预报
系统，现在，结合空气质量新标准的实
施，很多和他一样的预报员都用上了
基于 AQI 标准及三维立体监测的预
报预警技术体系，不仅有集成数值预
报系统，还有动态统计预报模式、重污
染案例库，气象产品的提升和海量数
据的应用也给预报工作提供了很多技
术支持。

不过，预报是预警的基础，是实施
重污染应急的依据，相对于现在公众
和 管 理 的 需 求 ，预 报 工 作 比 原 来 难
多了。

“对极端空气污染过程的把握比
较有数了，但要想在中小尺度的空间
范围内，对时间过程做出精细预报，以
便支持污染治理和重污染预警的精准
控制，还需要很长一段路要走。”

在“传帮带”中成长

程念亮大 学 所 学 的 专 业 就 是 大
气 物 理 学 与 大 气 环 境 ，研 究 生 期 间
更 是 研 究 了 3 年 的 空 气 质 量 模 拟 预
报 ，但 是 刚 开 始 工 作 时 ，他 就 发 现 ，
想 要 真 正 做 好 空 气 质 量 预 报 工 作，
并不容易。

首先要读准天气图。目前，预报
员使用的气象产品有日本的、韩国的，
也有美国的。根据自己的偏好，程念
亮选择了韩国的气象图，因为韩国气
象图对高压的描绘更加清晰。

不过，光看气象图还是做不好预
报，还需要对污染源变化、大气条件对
扩散传输沉降影响变化、实时空气质
量变化监测、大气化学机理规律，尤其
是重污染过程影响的认识等主要影响
方面有深入认识，将这些综合起来分
析后再做出预测。

程念亮一开始对自己的预报结果
与结论并不自信，但好在大气室有“传
帮带”的传统，每位老同志都会毫无保
留地教授新成员。在团队前辈的鼓励
下，程念亮敢大胆地“报”了，并且在不
断地预报和实践中，已经成长为成绩
突出的青年技术人才。

走在雾霾之前
——记北京市环保监测中心空气质量预报员二三事

回到最后的鄂温克回到最后的鄂温克

◆特约撰稿舒泥

不能等到失去了

再来怀念

年薪 1元受聘染料企业

环保大咖当了副总经理

◆本报记者文雯

为
行

一

得克沙是使鹿鄂温克最后一个女
酋长玛利亚·索的二女儿，玛利亚·索
老奶奶这些年很出名，成了鄂温克文
化的象征符号。但事实上，敖鲁古雅
的很多鄂温克人并不认同“酋长”这个
说法，有的鄂温克人甚至说：“我们鄂
温 克 人 没 有 酋 长 ，那 是 外 国 人 的 东
西。”得克沙对此不置可否，她说：“我
妈妈就是一个普通的老太太，有些东
西她坚持了，坚持对了，所以就变得很
了不起。”她说的坚持，就是指在森林
里生活，拒绝下山定居。

鄂温克族在中国一共有 3 万多人
口，分为三大部落，索伦鄂温克、通古
斯鄂温克、使鹿鄂温克。使鹿鄂温克
又叫敖鲁古雅鄂温克，因为他们本来
生活在满归、阿龙山一带的敖鲁古雅
河畔。索伦鄂温克是人数最多的，性
格彪悍，曾经在中国历史上战果辉煌，
是清朝政府统治疆域、征战四方的重
要 力 量 ，也 由 此 人 口 衰 减 得 很 严 重 。
通古斯鄂温克生活在陈巴尔虎旗的莫
尔格勒河源头，人数要少一些，他们也
是在草原上游牧的鄂温克。使鹿鄂温
克就是得克沙所在的部落，只有 200 多
人生活在大山里、大森林里。因为文
化独特，反而被外面的人知道得更多。

使鹿鄂温克散居在大兴安岭西北
角的大森林里，活动面积上千平方公
里，分成很多家族共同生活，当地人管
这个叫猎民点，也有人称玛利亚·索为

“ 点 老 ”，这 大 概 就 是 她 酋 长 称 谓 的
来历。

现在玛利亚·索的点上还有十几
个人，名义上，玛利亚·索还是负责人，
但实际都是得克沙在里外忙着。鄂温
克人一段时间酗酒很厉害，得克沙禁
止点上有酒，即使林业部门的的人来
看 他 们 ，带 点 啤 酒 ，得 克 沙 也 会 瞪 他
们。林业部门的人于是笑着说：“我二
姐不乐意了。”

得克沙其实是很早就走出山林的
鄂温克，她当了林业干部，和一个满族
人结了婚，女儿也上了大学。她在林

业上一直干到退休，退休后回到已经
破败不堪的家里，照顾母亲和兄弟姐
妹。我时常觉得，得克沙真正的人生
是从回到森林开始的。之前她一直在
默默地做准备，彻底地熟悉外面的世
界，熟悉进入森林的林业大军，直到和
他们混得游刃有余。

得克沙回到森林的理由就是玛利
亚·索 老 了 ，她 要 陪 伴 母 亲 ，照 顾 母
亲。这一点，连她的丈夫和女儿都不
完全理解。因为玛利亚·索还有其他
的孩子，他们有些人一辈子都生活在
森林里，而得克沙已经生活在外面那
么 久 了 。 得 克 沙 的 女 儿 时 常 撒 娇 地
问：“妈妈，你不要我和我爸了？”不过，
现 在 得 克 沙 的 丈 夫 也 是 她 重 要 的 助
手了。

如今玛利亚·索无论在山里，在旅
游点上还是到外面参加媒体活动，都
是得克沙陪着，政府领导来看玛利亚·
索，需要得克沙翻译；摄影师来拍玛利
亚·索，得克沙给安排行程；到大城市
参加媒体活动，里里外外都是得克沙
张罗。得克沙成就了玛利亚·索在森
林之外的影响力。

之所以这样说，最有说服力的一
个原因是，玛利亚·索并不是使鹿鄂温
克 唯 一 的 老 太 太 ，也 不 是 年 龄 最 大
的。不同之处在于，她在 2008 年那次
政府准备把养鹿人彻底搬下山的努力
中，坚持留在了山上。这就是得克沙
说 的 ：“ 我 妈 妈 就 是 一 个 普 通 的 老 太
太，有些东西她坚持了，坚持对了，所
以就变得很了不起。”

二

玛利亚·索在动员下山的时候说，
可以先下去一些鹿看看情况。结果驯
鹿不接受圈养生活，喝不惯城市边缘
有污染的水，没有森林的地方吃不到
苔藓，陆续死去。面对驯鹿的死亡，人
们关注到玛利亚·索，她的态度引起了
轰动，媒体采访接踵而至，她木刻山神
一样的面庞出现在各种画报上，于是
开始出名。而得克沙退休以后，回到
山里照顾母亲的衣食起居，帮助她和
外界沟通，这些是她能够留在森林的
基本条件。

得克沙上了那么多年班，我一开
始觉得，她回山上还不是意思意思，让
别 人 帮 忙 张 罗 干 活 ，自 己 跑 跑 外 联 。
因为据说很多离开森林的人都适应不
了森林的生活。我在兴安岭和他们一
起 生 活 了 几 天 ，发 现 完 全 不 是 那 样 。
她每天一早一晚，去拴两次鹿，把一半
的小鹿拴起来，好让母鹿不走远，再把
一半的小鹿放掉，让它们有奶吃。驯
鹿是家畜，不是野生动物，使鹿鄂温克
人照顾家畜也像草原上的牧民一样，
认得每一个动物的长相。她拴鹿的时
候，看看就知道该拴哪头，该放哪头，
而我看着它们都一样。

我住的那几天，鹿群附近有熊出
没，所有的猎民都警觉起来，但是又都
很镇定，该干什么干什么。有天晚上，
我听到鹿群在森林里奔跑，估计熊打
猎了。第二天，得克沙就和猎人们一
起进山赶熊去了。对于猛兽，猎人们
不轻易打，通常赶得离开捕猎范围就
行。但是猛兽其实常常出现在使鹿鄂
温 克 人 的 猎 民 点 附 近 ，因 为 这 里 有
食物。

赶 完 熊 ，大 家 都 很 兴 奋 ，特 别 高
兴。我觉得这种高兴并不是因为把熊
赶过了河，而是因为赶熊本身很刺激，
又令人激动，可以调动猎人们的兴奋
神经。用得克沙的话说：“你看！状态
不一样了吧？”

我问得克沙：“你觉得驯鹿文化能
传承吗？”

得克沙说：“我觉得，你要是有一
群鹿，你的孩子能说不要它了吗？”

她让我去跟点上最年轻的小伙子
伊列聊天。伊列只有 20 岁上下，点上
原来还有两个年轻人，被得克沙安排
到保护区去上班了，他们在保护区可
以发挥认识道路、认识足迹等优势。

我和伊列聊了一会儿，他告诉我，
现在鹿大概分成了四群，有一大群在
对面的山坡上拴小鹿的地方附近，它
们 每 天 都 回 来 吃 碱 ，也 喂 它 们 点 吃
的 。 还 有 一 群 顺 着 路 往 河 的 下 游 走
了。还有一群在山的另一边，而另外
有一大群已经过了河，到河对岸的另
一条沟里去了，过几天要去把它们找
回来。

我很奇怪，伊列坐在房子里，看着

手 机 电 影 ，他 是 怎 么 知 道 这 些 事 情
的？森林对我来说是一片漆黑，除了
我能看到的地方，其他地方什么样，我
都不知道。

伊列对下山、文化传承那些事没
什么想法，也不爱聊。所以我就随便
听他说。他说差不多该搬家了，这儿
的苔藓吃得差不多了，要是苔藓没了，
鹿也不爱回来，更不好找。他还告诉
我，我来得这时候，应该有蘑菇，但是
今年蘑菇少，不知道为什么。

我把谈话的情况告诉得克沙，我
说：“伊列好像除了鹿、森林也不想什
么别的事儿。”得克沙说：“对呀！那就
是小伙子该想的事。”

很多时候，我很怀疑使鹿鄂温克
人到底懂多少事？我常常觉得他们是
山神，而我们是凡人，我们什么心眼他
们都知道，看得透透的，是我们在扣帽
子说他们是原始部落。

在敖鲁古雅 ，有 一 个 布 冬 霞 原 始
部 落 ，那 是 另 外 一 个 猎 民 点 。 我 相
信 ，布 冬 霞 经 济 上 非 常 富 有 ，她 们 的
旅 游 收 入 、鹿 的 出 租 收 入都相当高。
不过更重要的是，布冬霞什么人都见
过——各大媒体的记者、各研究机构
的研究人员、全国各地来的有基础的
或无知的游客。但是她的旅游点叫个
原 始 部 落 。 游 客 一 来 ，别 人 就 介 绍 ：

“这是原始部落的女首领。”她啥都明
白 ，那 样 能 吸 引 游 客 的 话 ，她 也 无
所谓。

三

这两年玛利亚·索原始部落也开
始卖门票了。原因是得克沙有一次开
着车去莫尔道嘎森林公园玩。她看着
两边的大森林对丈夫说：“我觉得这里
应该是我的家，我要搬过来。”这么说
了，他们就去找公园管理处，公园管理
处的人一听说玛利亚·索老人要搬过
来，立刻高度重视，很快就达成协议，
给地方、给钱、给政策。

有了这个旅游点，得克沙把母亲
接过来，运来一些驯鹿，阿龙山的年轻
人还留在山上，她把进了城混迹在城
市边缘的人找回来，让他们白天卖工
艺品，管吃管住，自己赚钱，晚上都要

到额妮的房间里去跟着额妮学鄂温克
语 。 这 样 ，他 们 又 形 成 了 一 个 小 聚
落。他们一起做手工，养鹿，甚至一起
对 付 猛 兽 。 虽 然 外 人 看 着 是 商 业 化
了，但是其实是得克沙在努力引导年
轻人回归。

得克沙在阿龙山的时候，就精于
和政府官员打交道，他们的地盘上最
少有 3 个政府部门能管：林业局、保护
区、敖鲁古雅乡政府。到了莫尔道嘎
又要和当地林业局和公园管理处打交
道。得克沙虽然精通见什么人说什么
话，但她心里面对文化传承这点事儿
想得很明白。

得 克 沙 扶 助 了 很 多 手 工 艺 传 承
人，把很多传统手工找回来，她自己也
是萨满服饰传承人。但她说萨满是鄂
温克的巫医，他们信仰的宗教是东正
教，玛利亚·索额妮一直在床头挂着圣
母玛丽亚的像。

她似乎还挺喜欢我，让我在森林
里 多 住 住 ，她 说 ：“ 你 们 那 里 有 什 么
好？呼吸着那么脏的空气，喝着比下
水道还脏的水。”我听着有点恶心，但
是 我 确 实 从 小 到 大 在 城 里 只 见 过 臭
河 。 在 大 兴 安 岭 ，每 条 河 都 是 甘 甜
的。有一天，我去刷鞋，回来后，得克
沙问我：“你是怎么刷的？”她停了一会
儿说：“我想告诉你来着，我们山里的
河都是给人喝水的，洗东西不能直接
在河里，要把水打到河边上。不过想
想你又不是我们鄂温克人……”如今
山里没有多少鄂温克人了，却有数十
万林业大军和他们的家属、子女。

我回北京后，有一天，一个猎民在
微信上传给我很多老照片，其中有一
张两个猎民背着枪的照片，小孩的脸
特别像得克沙，我就 发 给 她 问 是 不 是
她小时候？她发来一个哭的表情，说
那是她爸爸和弟弟，她想念他们。她
还 说 ，她 现 在 走 在 森 林 里 ，经 常 能 看
到 过 去 猎 人 们 的 影 子 。 密 林 深 处 看
到 去 世 人 的 影 子 ，外 人 也 许 觉 得 恐
怖，但得克沙会觉得温暖。她对外面
的 世 界 非 常 熟 悉 ，没 有 一 点 不 适 应 ，
森林生活是她的理性选择。现在，很
多 猎 民 都 回 到 了 山 上 ，玛利亚·索的
坚持暂时成功了，而这成功一直有她
女儿的陪伴。

◆本报记者王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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